
曹撓和自居揚

張萬教

曹接和自路易是不闖將代的人，雖

然曹操留下了纜當好詩，自諾易也作過

，但他們的事業學概知至豈不相關涉，

進兩人怎能扯在一組嗯?

原來他們罵人的名字字中的「操」字

報「易j 字在粵器中有辦權讀法，哪一

種是正確的覺?粵輯中?自唐嘉」毫無

疑問應該讀「白潛心J悶不是「悔居亦y

「會接j從語音潛流上看也許本應讀íï曹

燥j ，但出於實際考隙，則依睛一般人

的習慣，讀作「嘗輒j ，誠者是無可厚

非的。

先說白居易吧. í易J 寧粵語有戴

個不爵的解釋和報指〔點岱〕

(甲)形容紹，解作輕馨、簡單、

平坦，例如「容易j í耶路j í輕易J

這時讀如「立j (且學會j戶，陽去)。

(乙)動詞或喝柄，解作變化、轉

纜，交換，例如「易帶衛」、 í(易鐘)j 、

「交易j , i鑫時報如「亦j (粵音jik9 • 

跨入)

白居易的「易j JIJ雖是哪一種呢?黨則

上這是可以從恤的寧攏臨時出來的。因為

古人有「名j ，做有「牢j (到現代才

合稱「名牢j ) ，啥就去是另一個名。名

和字，二三者的聽聽是相關的，可以同

義，也可以及蟻。例如當點，點原來更是

í"J、黑j 之意，織的字是誓，都是皮膚

白淨之意，道是名、寧鼠藥。艾知張飛

字翼告孽，飛(絡)和興態(字)則問韓

〔賣主(2))

中詞語艾通訊 1989~ 5 月 第 2 期

，他的字是樂天。

易J 見於〈中庸) : r故君子居易以使

命，小人們驗以做幸j ，顯然是實於平

易的意思; r樂天」則見於〈易餌~)的

〈黨辦) : í欒突如命，故不碧藍」

實於其命師自樂的意患。二者合組來

，都是指卒諸實樂的人生態度，無擒

名或三字，和「變化j 、 「交換J 都拉不

上關保。所以，毫無畏間，為居易

「易j ~是易J 的「易j ，白居易應

羈押「冉掛二三j (粵菁)。遷和他有一

鶴名「行簡j ，字「知還J 的兒搞-&~是

報含的。

去送於嘗攘的「接j ，早琴音您有辦鶴

的讀怯和用法〔詮@)

(甲)動詞，讀如「粗j ( t .rou1 , 

) ，作運動、持拿僻，如「撫{的、

「撫繃J 、「揖場j 0 

( z.. )名詩，讀如「燥j ( tSou3 , 
) .作鑽入斯黨持這輩守的路點解，

如「操持J 、「操守J 、 τ貞操J

能瞥碟的字「孟德、」來看，那「撥j 和

總行就舉，似乎近於「操守J 克「掛j , 

所以它是名詞，應該講如「練j 0 

, (弩子﹒勸畢篇〉內卻又有「智、

換僻、後能定j 那樣的話，梅、擴都在

內，其中「簿j 是主藹， í撥J 是鐘書畫誨，

f組j 0 秀青以，我們叡乎也難於設

獻地竟至三豈非除「奮極」的擴擒。

自然，像普通話的「機J 一樣，在

現代粵語中「操」字的主怨聲舖怯t位在逐

漸檔失，不但曹揖之蟻，即使「攝呼」、

「操行J 、「館接J 之「撩J 大多數人

都結寶寶作「種」謂不禪讓「機j 0 由於

攝寧在日常應用中，只有鱗鱗基本章

，嗯，布且多數是在報合詢中出蹺，所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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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少了一個讀音，引起意義混淆的機

會並不多。只剩下一個讀音了。況且，

在普通話真它已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我們

是否仍需亟亟辨正它在粵音里平、去兩

聲的分別，還是已到了可以順其自然，

任由去聲消失的時候呢?這是我們希望

能就正於學者的。

@ 在普通話襄面， I易」去、入兩聲

的分別已經消失了，無論意義如

何，一律讀如「芳、J (抖，入

聲)

@根據如〈禮記﹒曲禮﹒檀弓〉及〈儀

禮﹒士冠禮〉等記載， I名」是為

三個月的初生嬰兒取的， I字」是

男于二十歲成年或女士十五歲許嫁

時取的。由於名和字有意義上的必

然關係，所以〈白虎通〉上說「聞

名即知其字，聞字即知;其名」。因

此，從名和字的關係又可以反過來

推究古代模語的語義。例如清王引

之的〈春秋名字解詰) ，本刊顧問

周法高教授的〈周秦名字解詰彙釋〉

和〈補編〉都是操用這一個方法的。

@ 在普通話襄「操」平、去兩聾的分

別也消失了，無論作為動詞或名詞，一

律讀caö (平聲)。但它還遺留了男一

個不相干的特殊讀法càn (去聲，音

「槃J ) ，作擊鼓的音調解。而據〈新

華字典〉編寫，加注粵音的〈中華新字

典〉也不作區別。但在台灣，作為名詞

用讀作去聲的「操」仍然保存。(參

看〈當代國語大詞典〉頁550- 551 )。

說Ig羅」

張雙慶

涉獵過漢語語法的人都知道，漢語

語法的特點之一是助詞的應用，學者對

這頓詞的吽法或分穎或者有不同，但對

它的重視則完全一樣。助詞中的「語氣

言司」一項，尤其能顯示漢語的特性。所

謂「語氣詞_j ，指的是附看在句子末尾

表示說話時的語氣的詞，例如普通話中

的「呢、吧、嗎、啦.J '廣州話中的

Ip臣、吽、曙、口者」等。王力先生在〈漢

語淺談〉這本小書談到漢語語法的特點

時，便特別提到語氣詞和語氣副詞在旬

于中的作用。他認為語氣詞在句子中能

表達出假設、確定、商量、揣測、反

問、說服等不同的語氣〔註CÐJ

廣州話的語氣詞在應用上可稱多采

多姿，變化多端而又活潑生動，不過近

年來，卻發現某些人，尤其是年輕人濫

用語氣詞「囉J bi+ (本調陽平。變調

念超平，即接近「囉日當」的「囉」的讀

音)的情形。就是幾乎每一個句子的末

尾都加上語氣詞「囉J '而不理會加上

「囉」之後句子表達的另一種語氣詞和

聽者的感受，從某一角度看，這一點可

以算是一種語病。

接張洪年先生的〈香港粵語語法研

究) (註(2))和高華年先生的〈廣州方言

研究) (駐@)都有專門的章節討論粵方

言的語氣詞，兩書的分顯及所用的代表

字也有不同。上述的「囉J '在張著寫

作「嘍J (同「暐J '見頁172) ，而高

著則寫作「羅J (見頁201) ，卻沒有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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